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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供图

半个世纪前的事，还有人记得吗？
历史不会忘记。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

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东方红》响彻寰
宇。

祖国不会忘记。1999 年 9 月 18 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追授于他。

赵九章，我国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球物理
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他用 61 年传奇
人生谱写出一曲乐章———它在动荡与炮火中
跌宕起伏，在悲欢与离合中百转千回，在复
苏与萌芽中摇曳多姿，在奋发与自强中荡气
回肠……

这首歌，叫做中国科学家的赤子之歌。

洒热血 载梦“东方红”

“我们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有原子弹重要吗？”
“和原子弹一样重要。”
“那是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
与父亲的这段对话，赵九章的女儿赵理

曾一直深深记在心里。多年之后，她才慢慢
知道，父亲的名字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
那样的密不可分。

这是赵九章用生命最后 10 年献身的事
业。

1957 年 10 月 4 日，苏联发射了世界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动全世界。赵九章的
血液像黄河一样奔腾起来，他开始写文章、
作报告，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阐述人造卫
星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

次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很快，中科院
成立了“581”组，赵九章任副组长，并于 10 月
率代表团去苏联访问。

苏方招待很热情，但唯独代表团提出想
参观有关卫星的内容时，他们表现得很谨
慎，事事都要打请示。

有一天，代表团被带到一个院子里，开来
一辆卡车，车斗里是一台仪器，用布盖着。掀
开盖布，里面是一个形似探空火箭的箭头，
上面有一些探测仪器。苏方介绍说这就是进
入轨道的卫星。

赵九章等人绕着卡车看了一阵，提出能
否打开外壳看看里面的布置，却没能得到同
意。尽管如此，这已算是一次重要的参观了。

回国以后，赵九章说：“美国、苏联发射了
这么多卫星，但是重要的资料一定是保密
的，不会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卫

星，有自己的探测手段，只有掌握第一手的
材料才能走到空间科学的最前沿。”

此后便是数年的扎实预研。1964 年底，
赵九章结合六七年来卫星预研工作的基础，
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发射卫星
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这封信受到了周总理的
重视。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潘厚任
对那段经历记忆犹新。“1965 年 4 月 22 日，
我正在厂里半工半研，突然接到电话，赵所
长要我当晚到他家去。我蹬上自行车，赶紧
就去了。”

落座后，赵九章激动地说：“周总理已指
示要提出设想规划，我们从 1958 年开始一直
在做准备，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现在终于
来到了。”

很快，中科院组织起最强阵容，开始进行
深入细致的研究，这就是后来的“651”任务
组。同年 10 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的
方案论证会召开，代号“651 会议”。

“会议一共开了 42 天，是我一生中参加
过的最长的一次会议。”潘厚任回忆。他们白
天开会，晚上计算，其间周总理还邀请参会
代表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文艺节目。

经过集思广益，会议用 4 个方案、15 万
字的专题材料，勾画出这颗承载中国人梦想
的人造卫星的雏形———1 米直径近球形 72
面体，播放《东方红》乐曲，1970 年发射，它的
名字叫做“东方红 1 号”。

接着便是攻坚克难的研制征途。不料，一
场飞来浩劫砸进赵九章的人生，仅仅相差 18
个月，被“靠边站”的他没能等到“和原子弹
一样重要的事”变成现实的那一天。

潘厚任还记得赵九章生命的最后时光。
那是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小楼的门堂
里，大木箱当桌，小木箱当凳，赵九章佝偻着
身子写“检查”……“年轻人自行车轮胎破
了，在门口修理，他也过去看看。看得出他很
想帮忙，但形势所迫，他无法多言。”

即使是在“文革”中饱受冲击的时候，赵
九章对内心的孤独与苦楚只字不提，他心里
想的，仍然只有人造卫星。

四下无人时，他曾悄悄问过潘厚任：“工
作进展怎样？”

“还好。”
不敢多谈，也无需多谈。那呼啸着划破酒

泉基地清冷夜空的“长征一号”火箭，已分明带
着赵九章毕生的夙愿，一飞冲天，永载史册。

捧丹心 开创“新气象”

在许多人的记忆里，赵九章是个温和慈

祥的人。孩子们喜欢对他撒娇，赵理曾小时
候每天早上都要爸爸讲一段《西游记》才肯
起床，他笑言女儿是“小霸王周通”；他收留
孤儿王宝根当司机，后来又送他去王大珩那
里深造，寒暑假学生回家探亲，他说，“王宝
根是孤儿，无亲可探，让他回所探亲吧。”

但在风雨飘摇的解放前夕，面对险恶的
局势，他却表现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刚强。

1948 年，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南京风
声鹤唳。当权者命令中央研究院各所迁往台
湾。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赵九
章一纸电文发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八年抗战，颠沛流离，实不堪再动。”
夜夜枪声，一触即发，他始终岿然不动。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新中国有幸，
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岂止是赵九章，更是中国
的现代气象学……

其实，在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
气象学基本上是描述性的。直到 1937 年，赵
九章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期间发表了一篇题
为《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的论文，尝试将
数学、物理和流体力学原理引入到气象学研
究中去，中国气象学才开始有了质的变化。

这篇论文具有开创性意义。曾指导过赵
九章的我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称其
为“新中国建国以前理论气象研究方面最主
要的收获”。正是在他的推荐和支持下，还不
满 40 周岁的赵九章当上了中央研究院气象
所所长。

赵九章回国后，一直不遗余力将中国气

象学引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西南联合大学
教书时，他编写出我国第一本《动力气象学》
讲义；1945 年，他首先提出“长波斜压不稳
定”概念，成为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与涂长望一道组建
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候资料中
心，它们就是后来我国气象预报中心和气候
资料中心的前身……

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利
用计算机做天气预报，赵九章敏锐意识到这
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便全力支持刚从国外回
来的顾震潮进行这方面研究，并组织培训了
一批科技人员。当 4 年后我国第一台大型电
子计算机研制出来后，这批人已做好了充分
准备，作为首批用户在计算机上开展试验，为
60 年代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

施抱负 拓展“多学科”

“只要是国家需要的，他就去做。”中科
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党委书记吴智诚曾给
赵九章当过一段时间秘书，他对赵九章的评
价既简单，又充满分量。

1949 年 11 月，中科院成立。为适应新中
国建设需要，中科院对中央研究院、北平研
究院等单位的研究所进行调整。赵九章所在
的气象所，加上分散在各机构的地震、地磁、
物理探矿部分，一起组建了中科院地球物理
所，赵九章出任所长。

那段时间，虽然百废待兴，但也百花齐
放。在新中国的新研究所里，赵九章的人生
抱负得以施展。

吴智诚 20 岁出头到赵九章身边工作时
只有高中学历。赵九章看他爱学习，就跟他
说，只要想学，中科院念书的机会很多。“赵
九章先生专门介绍我去北京大学听课、参加
学术讨论会等。他还减少了自己的行政性事
务，给我创造更多的学习时间。”

对年轻人，赵九章都是这么“特殊照顾”
的。地球物理所先后走出了叶笃正、顾震潮、
陶诗言、曾庆存、周秀骥、巢纪平、任阵海等
两院院士和权威专家。在“物理化、工程化、
新技术化”办所方针的指引下，地球物理所
学术水平快速提高、学科领域迅速扩展，成
为新中国大气科学、地球物理、空间物理的
摇篮。

1978 年，经邓小平批示，中科院为赵九
章平反昭雪。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安放
仪式上，人们再次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他走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是，对祖国
至忠、对科学至诚，赵九章已用一生心血谱
写的赤子之歌，给出了最好答案。

赵九章：最是那一抹东方红
姻本报记者丁佳

“不可否认，爸爸生前有过许多头衔。
有的是他在事业上辛勤耕耘的回报，有的
是出于某种形势的需要而外加给他的。但
我们确知，这绝不是父亲孜孜以求的东
西。”

《中关村回忆》一书中，收录了 1997 年
赵九章的两个女儿为纪念父亲九十诞辰而
写的一篇文章。上面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赵
九章先生人生最好的诠释。

老一辈科学家的人生经历总是充满了
戏剧性。在阅读赵九章先生的历史资料时，
我常常被带入到那个特殊的时代。

在赵九章的故事里，他曾脱去长袍马
褂，远赴重洋追求科学和真理；也曾在西南
联大过着清贫的教书匠生活，全部家当用
一辆小马车就能装完，吴有训看到都难过
得要掉眼泪；他曾将南京北极阁亲手打造
成做学问的象牙塔，谢绝国民党元老到北
极阁搞重阳登高活动的要求，“我们这里是
搞学术的机构，不适宜搞非学术活动”……

当我们回望过去，总习惯性地将那段
历史蒙上一些浪漫的色彩，将当事人的经
历添上一些诗意的想象。然而，如果是你，
你会跟赵九章们做出一样的选择吗？

至少，我不敢拍着胸脯说可以。到底是
什么支撑着一介文弱书生在枪林弹雨的时
局中傲然屹立，在穷困潦倒的生活中找到

人生远志，在黑白颠倒的指控中始终隐忍
不发？

我想，支撑着他走过这一生的只有一
件事，那就是对科学从一而终的热爱。

在采访赵九章先生身边的后辈、工作
人员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
很少有科学家能够像赵九章一样，在一生
中不断地开拓新的学科领域。他的眼中，似
乎只有科学的前沿和国家的急需，相比之
下，生活的境遇、个人的得失，似乎就显得
没有那么重要了。

因为有了这份执着的追求，他也更加
“爱才如命”，不管是初出茅庐的学生，还是
看门扫地的工友，抑或是孤儿、转业军人，
只要想学习、爱学习，他就用心栽培，循循
善诱，毫无保留。他培养指导过的年轻人，
渐渐成长为新中国气象科学、地球物理学、
空间物理学的中流砥柱，多达十几人当选
两院院士。

人的一生可以怎样度过？在当今时代，
有的人在追求功名利禄中迷失自我，有的
人在浑浑噩噩中麻木度日。赵九章去世时，
什么都没有带走，却为祖国留下了日渐蓬
勃的科学事业和逐渐壮大的学科队伍。也
正是科学这份信仰，让他从青丝到华发，始
终孜孜不倦，终于成为了名符其实的科学
大师，千古流芳。

赵九章，浙江吴兴人，1907 年出生于河南开封，我国杰出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
家。1955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
国”。1933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赴德国深造，攻读气象学专业，并于 1938 年获德国柏林大
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并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

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被命令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
诞生，为祖国的现代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任中科院地

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在赵九章主持下，该所很快发展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从 1957 年起，他积极倡议发展中国自

己的人造卫星。1958 年 8月，中科院成立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组，他是主要负责人。根据国内运载
工具的发展，他提出了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的建议。他对中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和具体探
测方案的制定，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
起了重要作用。1968 年 10月 26日清晨，赵九章去世，享年 61岁。1999 年 9月，他被追授“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

人物简介

记者手记

荫1907 年 10 月 15 日出生于河南开封。

荫1918~1921 年在开封北仓小学读书。

荫1922 年 9 月以第一名考入河南留学

欧美预备学校，开始接触新文化。

荫1925 年8 月考入浙江工业专科学校
电机系。

荫1927 年经胡公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

荫1929~1933 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求
学，毕业后留任物理系助教。

荫1934 年通过清华大学庚款出国留学
考试，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师从竺可桢
做论文。

荫1935~1938 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师
从气象学家费克和德芬特教授，获博士学位。

荫1938~1944 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
授、教授。

荫1941 年 3 月兼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
究所研究员。

荫1944 年经竺可桢推荐任中央研究院
气象研究所代所长。

荫1947 年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
究所所长，兼任中央大学气象系教授。

荫1949 年参与组织气象所拒迁台湾之事。

荫1950 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

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并主持研究所日常工作。

荫1955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

荫1958 年任中科院“581”组副组长，主
持研讨我国人造卫星和探空火箭的问题。

荫1958年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
系主任。

荫1963~1965 年主持导弹飞行现象学的
研究。

荫1966 年任新成立的中科院卫星设计
研究院院长，同年兼任中科院应用地球物理
研究所所长。

荫1966 年在“文革”中不断受到冲击，仍
未放弃手头科研工作。

荫1968年 10 月 26 日被迫害致死。

荫1978 年得到平反昭雪。

荫1985 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荫1999 年 9 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
奖章。

人物生平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

银赵九章 1964 年 12 月 27 日给周恩来总理
的关于中国研制人造卫星建议的信

1958 年赵九章率团访苏

银赵九章 1959 年应邀参加毛泽东主席召集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

银初期卫星总体组成员 银东方红一号卫星

赵九章


